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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甜瓜花釀
班忠獻

在炎熱的夏日，如果你來到賀州，不

吃一頓瓜花釀就沒有品嚐到客家風味百菜

釀中最純正的一味。一朵朵黃色花骨朵包

裹著豆腐和豬肉餡，嬌柔細膩的花瓣，金

黃鮮艷的色澤，清甜涼爽惹得味蕾翻滾。

古人以花入饌的歷史，距今已有2000

多年，並伴隨著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不斷

發展、成熟和完善。春秋戰國時期，菊、

蕙、蘭、桂等香草作為食養之材已被先賢

所識，《離騷》中就有「朝飲木蘭之墜露

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詩句為證。而南

瓜，則是遠涉重洋的饋贈，原產美洲的它

約在明代才來到華夏大地上扎根。聰慧的

客家先民因地制宜，在南瓜花盛開的季節

裡，開創了以這金黃花朵為盞的獨特釀菜

技藝。

南瓜金黃軟糯，成為不少人心中屬

於夏天的蔬食代表，殊不知南瓜花也不輸

果實絲毫。在兩廣一帶，南瓜花最受人們

的青睞。黃燦燦的南瓜花，裹上麵粉，在

油鍋裡炸到金黃，是廣東人得閒飲茶時不

可多得的茶食。對廣西人來說，南瓜花更

是亦藥亦菜的吃食。生活在廣西賀州的客

家人釀製了這樣一道拿手好菜——瓜花

釀，其製作頗需匠心：清晨採下帶露的南

瓜花，仔細摘除會帶來苦味的花蕊，再撕

去花梗表皮的粗硬纖維。然後將拌好的香

菇豬肉豆腐餡料，摻入些許紅薯澱粉增加

黏合，小心翼翼地填入花囊。接著，用那

嬌嫩的花瓣輕輕疊攏封口，上蒸籠旺火快

蒸。待花盞透亮，餡料鼓脹，特有的清香

便瀰漫開來。成品之外層花瓣脆甜，內裡

餡料豐腴，煮出的湯汁清甜如泉，入口頓

消溽暑，似有爽朗清風拂懷而至。

每到夏季，在母親耕耘的菜園裡，遍

地都是金黃的南瓜花。井字型的方塊菜圃

中，這些黃色小精靈最招惹蜜蜂的喜愛。

每次我進菜園摘南瓜花時都得穿長袖和長

褲，並用毛巾把臉龐摀住，保護好自己的

肉體，以免被蜜蜂蟄。那時，我們將採摘

的成果一分為二：鮮嫩的南瓜花苞用于精

製釀菜，而帶著籐蔓清香的南瓜苗，則是

清炒或打湯的佳蔬。

我第一次品嚐到賀州瓜花釀是在2005

年夏天來到賀州讀書的第一年。有次去

同學家吃飯，同學的母親做了滿滿一大盤

的瓜花釀。一個個擠擠挨挨地倒立在簸箕

裡，那一根根豎起來的根莖猶如士兵的長

槍齊刷刷地插向天空。我很好奇就問了同

學的媽媽這瓜花釀是怎麼做的。同學的媽

媽是客家人，她說，每到節假日，客家人

都喜歡用釀來做美食，包裹起來的外型代

表著團圓，釀進去的心寓意著「放心」。

南瓜花澄亮金黃，瓜花釀是夏日裡一道蘊

含美好祝願的時令佳餚。在賀州，除了經

典的瓜花釀，豆腐釀、筍釀、辣椒釀、苦

瓜釀、茄子釀等同樣各具風味，演繹著釀

菜世界的百變風情。

這些數不盡的菜釀，是賀州客家飲

食智慧的璀璨結晶。其味型以鮮辣醇厚見

長，清淡脆嫩兼具，烹調方法精妙考究，

人文氣息意蘊深遠，充滿了「化樸素為豐

美」的生活哲學。一盤瓜花釀擺在席間，

不僅是味覺的享受，更承載著「花朝上柄

朝東」、成雙出現的講究，尤其在婚壽宴

席上，象徵著福壽綿長，瓜瓞連綿，寄托

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真摯祈願。這份獨特

的滋味與文化魅力，亦曾吸引中央電視台

《第一時間》欄目光顧，特別報道《夏天

的美味——廣西賀州：清甜瓜花釀，留住

美麗鄉愁》，讓賀州瓜花釀的清甜之美為

更多人所知。

如今，瓜花釀已經成為賀州時令節氣

裡最新鮮和美味的菜餚了。一盤瓜花釀端

上來，嘗一口季節的新鮮，喝一口瓜花釀

溢出的清湯，彷彿整個季節都在吞嚥之中

融化成內心的清涼。在每個夏天的清晨，

我都會搶在露珠未褪去之時，從菜農的籃

子裡挑一把光澤鮮亮的南瓜花。看著晨曦

的第一縷光，溫柔地灑在田野上，毛茸茸

的南瓜苗上頂著露珠，泛著晨光，人如闖

入金色的花海。

青青瓜籐，黃黃瓜花。食物是記憶

裡對故鄉最深的眷戀，一碟清炒南瓜苗，

一碗鮮美的瓜花釀，雖是餐桌上的家常菜

餚，卻連著對故鄉的情，連著對親人的思

念，連著對明天美好的嚮往。這份源于生

活的樸素與芬芳，便是煙火人間最動人的

饋贈。

凌雲山下鑿天工
童恩兵

唐 開 元 元 年 的 岷 江 ， 濁 浪 裹 挾 著
川西的寒意，將過往商船拍打得七零八
落。往來船家皆言，這江中有吞舟巨
獸，每逢朔月便興風作浪。殊不知，對
岸凌雲山上的老石匠海通，正望著江心
漩渦，將鑿刀在青石上敲出火星。他要
在這絕壁之上，鑿一尊鎮水大佛。

彼時的樂山城，因岷江、青衣江、
大渡河三江交匯，雖有舟楫之便，卻也
飽受水患之苦。過往船隻觸礁傾覆者十
之有三，岸邊的招魂幡隨風搖曳，成了
百姓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海通自幼目
睹船毀人亡的慘劇，三十載石匠生涯，
他刻過無數佛像，卻始終覺得，唯有一
尊頂天立地的大佛，方能降伏這江底的
孽龍。

海通的想法一出，便在坊間掀起軒
然大波。有人說他癡人說夢，這千仞絕
壁如何鑿得？也有人笑他不自量力，就
算傾盡家財，怕也不夠買鑿子的鐵料。
可海通不為所動，背著行囊便踏上了化
緣之路。他身披褪色袈裟，手持木魚，
從樂山走到長安，又從長安行至洛陽。
長安城的達官貴人瞧他寒酸，隨手扔幾
個銅錢便要打發；洛陽的富商卻被他眼
中的執著打動，解囊相助。三年光陰，
他風餐露宿，終于湊得銀錢萬貫，引得
樂山刺史章仇兼瓊親自召見。 原以為有
了官府支持，大佛建造能一帆風順，卻
不想災禍突至。當地豪紳覬覦善款，帶
著衙役闖入工地，揚言若不分羹，便要
叫停工程。海通怒目圓睜，當著眾人的
面，剜出自己的右眼，擲于案上：「自
目可剜，佛財難得！」 那只帶血的眼珠
在銀錠間骨碌碌滾動，豪紳們嚇得面如
土色，連滾帶爬地逃了。工地上的石匠
們見狀，無不落淚，鑿山的號子聲愈發
震天響。

然 而 ， 工 程 的 艱 難 遠 超 想 像 。 單
是設計大佛的排水系統，就耗去三年光
陰。海通帶著徒弟們，在巖壁上反覆試
驗，鑿出九曲十八彎的暗溝，將雨水引
入岷江。可就在大佛初具雛形時，一場
百年不遇的暴雨襲擊樂山。江水暴漲，
裹挾著巨石衝向未完工的佛身。海通
冒雨指揮搶險，卻被滾落的碎石砸中腳
踝，癱倒在泥濘中。望著被沖毀的部分
佛身，他老淚縱橫，卻仍咬牙道：「佛
身不倒，我心不死！」

海 通 圓 寂 後 ， 他 的 徒 弟 們 接 過 衣
缽，繼續鑿刻。但因財力漸竭，工程時
斷時續。直到四十年後，劍南西川節度
使韋皋聽聞此事，深為感動，上表朝廷
請求資助。唐德宗李適被這份跨越數十
年的執著打動，下旨調撥官銀，並派能
工巧匠馳援。此時距工程開始，已過去
整整九十年。

貞元十九年，凌雲山上鼓樂喧天。
當最後一塊石料嵌入佛首，一尊通高
七十一米的彌勒大佛終于屹立江畔。它
雙耳垂肩，慈目俯瞰，彷彿要將世間苦
難盡收眼底。

江水從它腳下緩緩流過，再不見往
日的暴戾。當地百姓相傳，大佛開光那
日，江面突然風平浪靜，有金鱗巨鯉躍
出水面，向著佛身三叩首後，游入江心
深處。

站在今天的樂山大佛腳下，撫摸著
歷經千年風雨的石紋，仍能感受到當年
鑿子與岩石碰撞的震顫。九十年光陰，
三代匠人接力，這尊用血肉之軀鑄就的
佛像，早已超越宗教的範疇，成為中華
民族堅韌不拔的精神圖騰。它不僅鎮住
了江中的「孽龍」，更在歲月長河中，
為後人撐起一片精神的晴空。每當暮色
降臨，餘暉灑在佛身上，那斑駁的光影
裡，似有千年前的號子聲，穿越時空，
久久迴盪。

風銜六月信
王波

六月的風是帶著使命來的。

剛過端午，艾草的清香還在門楣上戀

戀不捨。風裹著梔子花的甜，從街角的綠

籬裡鑽出來，一路撞進晾曬的白襯衫裡，

衣角獵獵作響。陽光跟著添勁，把柏油路

曬得軟軟的，踩上去能留下淺淺的腳印。

空氣裡浮動著草木被炙烤後的微苦，混著

梔子的清冽，就成了六月特有的氣息。

小區的花壇裡，梔子開得正好。青

白的花苞半開半闔，香氣裹著濕漉漉的水

汽，瀰漫在晨光中。早起買菜的老太太路

過，總會停住腳，挑一朵飽滿的別在衣襟

上：「壓壓老伴的棺材脾氣哩。」走一

路，那香便縈繞一路。穿校服的姑娘們更

機靈，找個小瓶子灌半瓶清水，把帶著露

氣的花苞插進去，擺在課桌一角。那清幽

便在教室裡浮沉，連黑板上稜角的公式，

線條也似乎被水汽洇得柔和了些。

風掠過鄉野時，性子似乎更野了。麥

穗已垂下飽滿的頭顱，在正午的烈陽下碰

撞出窸窣的輕響，整片田壟被曬得泛起一

片晃眼的白金色。田埂上的野菊脖頸被偶

然點水的蜻蜓壓彎又彈起，紫的、黃的，

散落著點點顏色。戴破洞草帽的農人蹲在

田邊，「吧嗒」抽著煙，煙圈剛冒頭就散

了蹤影。

他瞇著眼看那片翻騰的金色光海，嘴

角的笑意比陽光還暖，輕聲笑罵著：「這

風賊得很，專搶窮漢的神仙氣！」那風捲

走了煙圈，彷彿也順手捲走了他眉間攢起

的溝壑。

六月的日子，是被蟬鳴一寸寸抻長

的。天剛濛濛亮，就有幾隻性急的蟬在老

槐樹上試嗓子，「吱……」一聲，又驟然

停頓。日頭爬高了，蟬鳴便稠稠地粘連成

一片，把午後的時光浸泡得慵懶綿軟。搬

到葡萄架下最好，綠籐垂下的涼蔭裡，紫

瑩瑩的果子懸著，勾得人舌底生津。風穿

過籐葉的縫隙，帶著微微的涼意，吹得身

下的竹椅「咯吱」輕吟。人在這一聲長一

聲短的單調曲子裡，眼皮就慢慢垂了下

來。葡萄架下的夢，也總帶著點隱約的

甜。

指尖忽然黏膩地驚醒，是顆熟透的葡

萄漿汁破了皮。蟬聲依舊如潮水般灌滿耳

膜，抬眼望出去，教室後牆那張倒計時牌

上，那個孤零零的「7」字，紅得刺目。畢

業季的風，到底還是吹過來了。穿著學士

服的身影擠在香樟樹下，寬大的下擺掃過

滿地細碎的落蕊，發出窸窣的碎語。有人

遞來一張嶄新挺括的同學錄，筆尖懸在紙

頁上方，遲疑地落下，一滴墨卻毫無徵兆

地暈開，洇成一朵小小的灰藍色淚痕。旁

邊伸過一隻手，一片潔白完整的梔子花瓣

輕輕覆了上去，吸走了那抹濕痕。「以後

常聯繫啊。」聲音很輕，剛出口就被風揉

碎在半空。一個帶著花香的擁抱裡，花瓣

的邊沿悄悄捲曲起來。

傍晚的風最是貼心。日頭斜沉，蒸騰

的暑氣消了大半，風便裹著水潤的涼意，

從河沿和塘邊溜躂出來。人們拖著馬扎聚

到老槐樹濃密的冠蓋下。搖著蒲扇的大爺

講古，引得孩子們一陣陣捧腹；大媽們麻

利地剝著毛豆，東家長西家短在指縫間流

淌；追逐螢火蟲的小身影搖搖晃晃奔向河

岸，草葉間明明滅滅的綠光，有幾星落進

了他舉著的玻璃瓶口。叮鈴鈴……賣冰棍

的自行車慢悠悠駛過，掀開一角的棉被

下，露出花花綠綠的紙皮，風裡掠過一絲

老冰棍特有的奶油甜香和涼意。娃娃跑回

來，攥著半融的冰棍，在汗濕的小背心上

蹭出一道亮晶晶的糖印子。

不遠處的荷塘在暮色裡輪廓漸漸模

糊，荷葉的綠意卻更深沉了。風過處，葉

子與葉子互相拍打，嘩啦啦如同疲倦卻愉

悅的鼓掌。偶有幾支晚荷，藉著升起的月

色悄然舒展，粉白花瓣上滾著露珠，在晚

風裡無聲搖曳。坐在塘邊的青石階上，四

合的荷香與漸起的蟲鳴織成一張網，看風

的手指把鋪滿碎銀的水面揉皺了又撫平。

那一刻，忽然覺得風是懂人心的。它在燥

熱裡撕開一道清涼的口子，在喧囂中濾出

一泓沉靜的幽謐，妥帖地熨平所有微小的

褶皺。

這個六月，不必急著趕路。不妨在晨

光裡拾一枚濕潤的青白梔瓣，在蟬聲編織

的渾厚睡意裡打個短盹，在暮靄低垂的荷

塘邊靜坐片刻。它會來的，帶著時序流轉

許諾的所有美好：麥田會湧起金浪，荷苞

會舒展笑靨，離別會沉澱出琥珀般的溫潤

回甘。敞開衣襟，讓六月的風穿過胸膛，

拂動鬢髮。日子，彷彿就這樣被吹得芬芳

而又溫軟。瞧，風正悄悄舔舐著那小背心

上晶亮的糖痕呢。

青石板的記憶
羅宗

故鄉的青石板路，早已消盡了。如今回去，只見一條條水泥

路，平整而光滑，汽車在上面跑得飛快。然而我總覺得少了些什

麼。

先前我們村子的路，全是青石板鋪就的。石板是從山裡開

採來的，一塊塊並不十分規整，卻自有一種天然的韻味。石板的

表面並不光滑，常有細小的凹凸，踩上去，腳底能感受到那微微

的起伏。雨天時，石板會泛出一種青黑色的光澤，水珠在上面滾

動，像撒了一地的珍珠。

記得小時候，我常常赤腳在青石板路上跑。夏天，石板被

太陽曬得發燙，腳底板踩上去，燙得人直跳腳，卻又捨不得穿上

鞋子。村裡的孩子們都是這樣，腳底磨出了一層厚繭，走在石板

上，竟不覺得痛了。冬天，石板冰涼，我們卻仍舊赤著腳，在霜

凍的早晨跑向學堂，腳趾凍得通紅，卻還要比賽誰跑得快。

青石板路的兩旁，往往生著些野草。春天來了，石板縫裡

會鑽出嫩綠的草芽，有時還會開出幾朵不知名的小花，藍的、黃

的、白的，點綴在青黑色的石板間，煞是好看。村裡的大人們走

過，從不曾低頭看它們一眼；而我們小孩子，卻常常蹲下來，對

著那些小花發呆，有時還會摘下一朵，插在女孩子的辮子上。

青石板路是有聲音的。穿著布鞋的大人走過，發出「嗒嗒」

的輕響；挑著擔子的農夫走過，扁擔「吱呀吱呀」地叫著，伴著

沉重的腳步聲；而我們這些孩子跑過時，則是雜亂無章的「啪

啪」聲，像一群受驚的小獸。最妙的是雨天，雨水打在石板上，

發出清脆的聲響，與屋簷滴下的水珠應和著，奏出一曲天然的音

樂。

村裡的青石板路，每一條都有自己的故事。東頭那條通向

學堂的路，被無數雙小

腳磨得發亮；西邊那條

通往集市的路，中間的

石板已經被獨輪車軋出

了兩道淺淺的凹痕；而

我家門前那條小路，因

為走的人少，石板上甚

至長出了一層薄薄的青

苔，踩上去滑溜溜的，

我曾在上面摔過不止一

跤。

青石板路也是會「說話」的。清晨，當第一縷陽光照在石板

上，它們就開始"醒來"，散發出微微的熱氣。中午，石板被曬得

發燙，遠遠望去，路面上似乎有熱氣在蒸騰。傍晚，石板漸漸冷

卻，卻仍保留著白天的餘溫。到了夜裡，石板變得冰涼，月光照

在上面，泛出一種清冷的光澤。

記得有一個夏夜，我躺在門前的青石板上乘涼。石板透過

薄薄的衣衫，將涼意傳遍我的全身。我仰望著星空，聽著草叢裡

的蟲鳴，不知不覺就睡著了。半夜裡，我被露水打醒，發現石板

上已經凝結了一層細密的水珠。我爬起來，赤腳踩在濕潤的石板

上，那種清涼的感覺，至今難忘。

青石板路還是村裡消息傳播的渠道。誰家有了喜事，誰家

遭了災，都會在石板路上傳開。女人們提著籃子走過石板路，在

井邊相遇，便開始了閒談；男人們扛著鋤頭走過石板路，在田頭

碰面，便交換著村裡的新聞。我們這些小孩子，則常常趴在石板

上，耳朵貼著地面，聽遠處傳來的腳步聲，猜測是誰來了。

如今回想起來，青石板路簡直是我們村子的血脈。它們連接

著每家每戶，通向田野山林，延伸到外面的世界。我離開村子的

那天，正是踏著青石板路走的。

記得當時下著小雨，石板濕漉漉的，我的布鞋踩在上面，發

出沉悶的響聲。母親站在門口，望著我走遠，直到我的身影消失

在石板路的拐角處。

後來，村裡修了水泥路。先是主幹道，然後是支路，最後連

我家門前的小路也鋪上了水泥。青石板被撬起來，不知運到了何

處。水泥路確實方便，下雨天不再泥濘，車子也能開到家門口。

可是，我總覺得少了些什麼。

去年回鄉，我在村口遇見一位老人。他已經八十多歲了，

拄著枴杖，在水泥路上慢慢地走著。我問他可還記得從前的青石

板路，他停下腳步，用枴杖敲了敲地面，說：「這水泥路啊，硬

邦邦的，哪有咱們從前的石板路好。石板路會『呼吸』，這水泥

路，死氣沉沉的。」

我蹲下身，用手撫摸著水泥路面，冰涼而堅硬。忽然，在一

處破損的路邊，我發現了一塊青石板的殘片。它被水泥包裹著，

只露出一角，但那種青黑的色澤，那種天然的紋路，我一眼就認

出來了。

我用手指輕輕撫摸著它，彷彿觸摸到了過去的時光。

青石板路消失了，連同那些在石板路上奔跑的赤腳孩子，那

些石板縫裡頑強生長的小花，那些雨天裡在石板上跳躍的水珠，

都成了記憶中的畫面。只有偶爾在夢中，我還能看見那條蜿蜒的

青石板路，在月光下泛著幽幽的光，通向遠方，通向過去。

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鄉愁吧——對一條早已不存在的青石板

路的懷念。


